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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传承崖州民歌的长者：

乡音乡情难舍难忘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媛艳

“摇侬咧，侬宅场前种芭蕉，
公宅后头种甘蔗，甘蔗甜甜芭蕉
凉……”听着母亲哼唱的《摇篮
情》，麦宜斌从摇篮时代，就与崖
州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崖州民歌是我从小听到大
的歌曲，即使在‘破四旧’时大家
批判民歌是落后思想等，嘲笑演
唱民歌，但我一直坚持。”麦宜斌
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崖州
民歌发展的落寞期，从之前的人
人传唱，到不敢演唱；1980 年
后，大家对民歌的热情又开始恢
复。正因为此，崖州民歌传承出
现断层，现今的较为成熟的歌
手，年龄至少在40岁以上。

同样是民歌爱好者，三亚崖
州民歌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周启
城与崖州民歌的缘分由来已久。

翻出一本1965年 1月 1日
的《孟丽君》民歌手抄本，周启城
陷入回忆。“我父亲是崖城出了
名的民歌手抄能手，当时，很多
乡亲都拿着纸张来我家，拜托父
亲帮忙抄写民歌。”周启城说。

周启城的父亲周天乐年轻
时是名货船驾驶员，每个月回家
时，他总会带着抄好的歌本回到
家中。一手笔挺的书法，工整大
气的民歌手抄本深受乡里欢
迎。周天乐归家时，往往是周家
最热闹的时候。

“当地的民歌爱好者总是拿
着槟榔和零食来家里找父亲，我从
小就听着他们一起唱民歌，渐渐长
大，识字后也慢慢能读懂歌本中民
歌的韵味，就更加喜欢民歌。”周启
城对民歌十分痴迷，上初中时，物
理、化学老师讲台授课，他却往往
在台下用心抄写民歌。

63岁的陈桂銮不仅喜爱民
歌，更是将民歌的精华发挥到极
致，这个被称为“五姨姐”的崖州
民歌省、市级传承人，张口即可
即兴就题演唱崖州民歌。

“从小就在村里的酸豆树下
听民歌，上学时，一听到窗外有
人唱民歌，就会逃课出来听。”说
到此时，陈桂銮还有些害羞。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自从40
余岁时第一次走上对歌台大放光
彩，陈桂銮“打擂”的步伐日益加快。

“三亚浩气长存，万紫千红独
一枝。我是深山小野鸡，拍拍翅
膀飞出山，谁今天碰到我，我就啄
到你全身破皮……”随着即兴对
歌渐入佳境，陈桂銮以敏捷的才
思，精准的唱腔，使得对手折服。

“崖州民歌就像是我的生命
一样，它陪伴我一生，让我快乐
一生。”陈桂銮说。

为保护、传承崖州民
歌，在三亚市老干部孙治福
的呼吁下，张远来、林瑞丰、
林志龙、苏盛伟、邓云、周启
城等50余名崖州民歌爱好
者，组织成立了崖州民歌协
会，组织民歌培训班、收集
整理民歌歌本、发掘培养民
歌传承人。

“2004年 8月 14日协
会成立，我们当时还举办了
成立庆典。”孙治福回忆，协
会成立当天下午，就组织了
崖州民歌的骨干召开学术
研讨会。“大家真的很急，就
怕崖州民歌传不下去。”

一路坎坷发展的崖州
民歌，在2006年5月20日
终于迎来曙光：进入我国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2005 年，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相关
负责人来琼考察海南文化
的申遗工作，时任三亚文体
局文化科负责人的何子琦
提出，可以考虑将崖州民歌
申遗。获悉消息，大家兴奋
不已。“当时我还在五指山
任教，当即赶回三亚，克服
一切困难，必须申遗成功。”
距离申报截止日期仅有6
天，张远来临危受命。

“前三天赶出申报材
料，后面还缺一个电视介绍
片，我马上请三亚电视台记
者拍摄。”来到崖城镇，早已
等候的崖州民歌手放声歌
唱，电视台记者却犯了难，
没有脚本如何拍摄？张远
来的解释是：没时间了，先
拍，再补脚本！

“崖州民歌申遗绝不是
一时脑热，它不仅是我们这
代人的集体记忆，是崖州地
区本土文化的代表，更为关
键的是，它还具有史志的功
能。”张远来说，长期以来，
崖州百姓运用崖州民歌这
一喜闻乐见、有趣易懂的方
式，记录着古崖州社会发展
的变迁和人文历史的传统，
起到了补缺史志的作用。

2006年5月传来申遗
成功的佳音，张远来、张远
源、陈桂銮也入选非物质文
化遗产———崖州民歌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成功申遗的崖州民歌站
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然
而，崖州民歌要实现真正的
复兴，群众参与必不可少。

“我们一直在探索让民

歌走入百姓生活，协会成立
以来，不仅举办了奥运会专
场演出，文化遗产日活动、
崖州民歌展示演唱会、国庆
中秋演唱会等一系列文艺
活动，还举行了多个学术研
讨会、培训班，带领传承人
赴星海音乐学院演唱交
流。”张远来说。

2014年8月在三亚凤
岭村举办的培训班上，面对
着70名民歌爱好者，陈桂
銮当起了老师。“这里面有
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看
到他们我很开心。培训结
束后，12月6日在乐东举办
的崖州民歌大会上，3名年
轻的学员在比赛中获得第
一名。”培训效果初显，陈桂
銮开心不已，她希望，在下
个培训班中，能看到娃娃们
的身影，崖州民歌传唱从娃
娃抓起。

传承崖州民歌，麦宜斌
的优势更加明显。作为港
西小学的音乐老师，他在年
轻人和孩子们心中有着一
定的地位。

“前几年从村里喜欢跳
广场舞的人群中选拔了几
个爱好文艺的年轻人，慢慢
做通思想工作后，现在几乎
都是晚上9点至11点开始
练习，她们目前拿到歌本后
几乎都可以演唱了，登台演
出也没问题。”让麦宜斌更
自豪的是，不仅年轻人愿意
学习民歌，娃娃们也爱上了
民歌。

目前，港西小学3——
5年级开设了崖州民歌课
程，麦宜斌是任课教师。

“孩子们学得很快，《摇
篮情》已经能唱了。”让麦宜
斌意外的是，民歌对儿童教
育在无形中还打开了一扇
窗，“有些孩子不喜欢做作
业，我就下了命令，作业不
做完，民歌不教唱，现在一
到下课时间，孩子们都自觉
做作业，做完作业后总缠着
我教他们唱民歌。”

聊兴正浓，周启城和陈
桂銮不禁即兴演唱起来，悠
扬的民歌声随风传递。三
亚市民符雷的闻音而来，让
现场的气氛愈加热烈。

“从小就听的崖州民歌
好久没听到了，现在听着好
亲切。你们平时在哪排
练？我们能去观看吗……”
符雷问道。共同的乡音，串

起浓浓乡情。

“民歌伴一生，快乐一生”

“让民歌走入百姓生活”

“我不愿意看到家乡的文化从我
们这一代人慢慢失传。”从2003年开
始关注崖州民歌，紧迫感、使命感一直
伴随着张远来。

当被问起为何着迷崖州民歌传承工
作时，张远来常会讲讲故事。故事的主
人翁林竹发，一生挚爱崖州民歌。

林竹发一辈子唱民歌，70多岁时
突发脑溢血，手术后对外界呼唤没有反
应。然而，当张远来及一些歌手来探望
他时，奇迹出现了。

“我们开始怎么跟他说话都没反
应，可我们一唱起民歌，他竟然张开眼
睛笑笑。老先生一生钟情民歌，在最
困难时还是被民歌唤醒，乡音不死。”
张远来说。

一样的乡音，在周启城的家庭里，
却是儿孙孝敬父母的良方。

90岁的周天乐罹患老年痴呆症，
认不得儿孙，识不得回家路。“每次回
家我都给爸爸唱民歌，我唱上句，他都
能接上下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个
月，他什么都不认得了，但一听到民
歌，就会开心。生命终结，民歌才会终

结。”周启城说。
尽管崖州民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但它的格律是异常严格且自成一
体，随着懂得、愿意学习崖州民歌人员
的日渐减少，与很多古老的传统文化
一样，崖州民歌面临着传承的困境。

“摇侬大来坐书窗，坐得书窗等骨
贵，携侬跟人去学房……摇侬大来振家
声，摇得侬大知应嘴，牵母衣裳跟后行
……”这是崖州民歌中《男儿摇篮歌》和
《女儿摇篮歌》的部分选段，听着这段民
歌，张远来说得最多的是“万幸”。

在收集歌本时，突然听朋友提起
家乡一位长者会唱传统《摇篮曲》，张
远来立刻带着录音机赶忙前往乐东县
黄流镇孔汶村寻访，怎奈80余岁的老
却坚决不愿配合。不厌其烦地做思想
工作后，当老人缓缓唱出这段曾经熟
悉的旋律时，张远来难掩激动。

“幸好我去的早，再晚几天，这首歌
可能就失传了。”刚回到三亚不久，张远
来就听到了这位老人辞世的噩耗。

这次经历，让张远来深刻地感觉到
拯救崖州民歌已经刻不容缓。

“生命终结，民歌才终结”

“我今年53岁了，是崖州民歌
的年轻歌手。”三亚崖州民歌协会
常务理事麦宜斌笑着介绍自己。

都说“出名”要趁早，崖州民
歌的歌手却颠覆着这个规律。
歌手中，既有80岁高龄的老者，
也有40余岁的“年轻人”。这其
中，既有无奈，亦有探索。

初冬的三亚，伴着和煦暖
阳，海南日报记者走近崖州民歌
传承人，与一群长者共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崖州民歌传
承的苦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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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城、张远来、陈桂銮和麦宜斌等人，经常聚在一起
研究崖州民歌。 海南日报记者 黄媛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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